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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湖南辰溪籍作家邓宏顺曾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多年，做过农民、民办教师、电影放映员，当
过村、乡、县各级农村干部，对乡村社会人的命运状态、生活习性和管理规律有着深刻的认知和感悟。他在

２０余年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中，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创作的资源优势，始终坚持从乡村社会的生活深处出发
探究和把握时代的脉搏，审美境界体现出内涵之实、立意之高和态度之诚有机统一的特征。其创作的长篇

小说《红魂灵》《贫富天平》《天堂内外》，更是充分展现了邓宏顺对于当代农村重大历史与现实现象的深刻

观察和深沉思考。《红魂灵》从当代农民精神信仰的深层次着眼，阐发了红色政治文化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贫富天平》从“贫富天平”这一体制立命之本出发，探讨了当下社会官员所应有的政治、生活品格及其可能

性的问题。《天堂内外》以当代中国“六十年”背景写“三十年”农民命运，生活图景令人触目惊心而又极为

本色真实，高度典型化地揭示了社会高速发展却人欲膨胀、失范无序带给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与

心灵悲苦。从邓宏顺这三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现实主义文学由使命感和认知力

共同熔铸成的崇高的审美力量。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邓宏顺专辑，特邀作家本人和４位专家学者，从不
同角度对这三部作品的创作特征和艺术内涵进行深入探析，以期深化邓宏顺长篇小说创作的研究。（主持

人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起林教授）

由小村去文学殿堂 

邓宏顺

（怀化市文联，湖南 怀化 ４１８０００）

［摘　要］童年时期的教育为我的文学梦埋下了顽强的种籽，农村底层生活经历的苦难不仅没有消磨我的文学梦，反而给我
的创作提供了强大的情感动力和丰富的创作素材，我创作的题材、人物和风格特点源于我自身的底层生活经历，我的创作中

更多地是表达对底层苦难的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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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创作得从人生谈起，因为人生是创作之根！

　　一　埋在童年里的文学种籽

在大湘西的沅陵县与辰溪县交界处是九龙山

山区，我敢说那是少为人知的大山区！我已逝的亲

人就葬在那里，葬着我亲人的地方当然就是我一辈

子都会记着的故乡！

我７岁时，村里还没有学校，我们读书无门。
我满脑子的欲望和想象就如割过的韭菜蔸上嫩绿

的叶片儿，顶着露珠密密挤挤地冒出来。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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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欲望，使我最爱在屋壁上画些奇趣的壁画。

最初作画的材料只能是火塘里燃烧过后的木炭；

但木炭作为绘画用笔很不理想，不是硬得在屋壁

上难以着色，就是过于松软，一接触屋壁就磨成

细粉飞散。为了弄到理想的作画材料，我们想到

了那个关闭的学校，想象那里面一定会有老师写

字的粉笔。于是，我们一帮孩子聚在窗外进行了

认真的研究和部署。办公室是一间老民房，窗子

开得又高又小。我们先是搬些凳子重叠起来，然后

站在摇摇晃晃的凳子上，用柴刀砍断窗口的拦杆，

一个一个跳进去。我们拉开办公桌抽屉，果然看见

了一盒盒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彩色粉笔，这让我

们惊喜不已！

于是，全村马上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创作十

分繁荣，思想毫无顾忌，题材多种多样，一切生命都

是我们创作的主题。我们互相比赛，看谁画得最

多，画得最快，画得最大，画得最怪。有画天上的，

有画人间的，有画水下的；男人长角、女人长胡子、

老人长獠牙、小孩长翅膀、动物长人头，植物长眼睛

……我们所有想象都被充分表达出来。

我们被村里干部拉到一起捆在晒谷坪边的柚

树上挨打屁股时，才明白大人们认为我们的“壮举”

是错的。

但我父亲不这样认为，他找到村干部大发雷

霆，说这么多孩子都该上学了，却没地方读书，你们

当什么干部？从那时起，父亲自己教我读书。

父亲解放前读过“四书五经”，解放后又读过

“新书”，小楷写得一笔好颜体。记不清具体日子，

但记得是个大晴天，明晃晃的阳光就照在我家的堂

门前。那天，他在中堂的神龛下摆好八仙桌，不知

从哪儿找到一块红粉岩放在碗底上磨出一些红墨

来，就在一张纸上写下“孔夫子化三千一十士……”

让我恭恭敬敬地坐在四脚板凳上，面朝神龛进行描

红。然后教我读“人之初，性本善……”我背完《三

字经》后，他又教我读“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背完《百家姓》之后，他又教我读“子曰：学而习之

不亦说乎……”读完《论语》后，他还教我读“总路

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父亲

是想把他肚子里的书都教给我。

父亲白天要去队里做工争工分，我白天也要去

看牛争工分，父亲没有时间教我，我也没有时间读

书，只有到了晚上，父亲才能一边打草鞋一边当我

的老师。我们的灯光是挂在腊炕上那个铁丝笼里

的松膏火，一夜下来，要烧掉一大堆劈细了的松木

柴块，第二天早上用手抹抹鼻孔，手指头就像涂了

墨一样，那些带着浓烟的空气，恐怕把我们的呼吸

道都熏黑了！

父亲说，要识字不能光读光背，还得要手写。

没有黑板，没有练字的纸笔，父亲就让我用火塘里

烧过的柴炭在地板上写字，一晚写几十个字，把地

板写得满满的，就像现在街头上那些用写字行乞的

人一样。

村里和我一起牧牛的有一个队伍，１０来个人，
有５０、６０岁的，有２０几岁的，也有１０几岁的，我算
最小，６岁多。牛放在山上之后，我们就在卡子上
烧一堆大火，围着火坐成一个圈子。一位叫绍宽的

堂伯就开始给我们讲古，他最爱讲《三国演义》，一

讲到诸葛亮、庞统、关羽和张飞他就口水四溅。很

多大人都不相信他说的话，说他是在城里给国民党

当过邮差的人，但我相信他是很有些见识的人。

白天听堂伯讲古，晚上跟父亲读书，这就是我

最早的文学教育。

村里有学校的时候，我已经有３年牧牛的“农
龄”，也背完了父亲要我背诵的那几本书，到村里开

办了学堂，请来了谢老师正式上学时我已９岁！
上学后，到了晚上，父亲不再教我新书，他让我

自己读学校的课本，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下雪天

不出工时，他就讲《封神榜》的故事给我和弟妹们

听，雷震子，土系孙，哪吒，这些神怪人物就一天到

晚活在我的脑子里……

在学校读了一年书，老师就要我跳级读 ４年
级。父亲站在猪栏门口的瓜棚下回绝老师说：“那

不行，路还是要一脚一脚地走！”

我们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但有３个
年级。我们谢老师不懂音乐，他教出来的歌和别人

唱的都不一样；但语文教得不错，尤其字写得好看。

谢老师曾经教过我父亲，我是他的第二代弟子，所

以，他对我要求很严。我的字在同学中算是写得好

的，但有一天，老师把所有同学都放学，独把我关了

学，要我一遍一遍地重复写那几个字，直到我写得

没有火气，才让我回去。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见我

字里流露出了骄傲的情绪才这样做的，也才知道他

很看重语文，所以要我跳级。

我受的教育是杂乱的，我脑子里的故事也是杂

乱的，但是，语文或者叫文学，始终占居我精神生活

的主线。我想，很可能这就是那时候的教育为我的

文学梦埋下了顽强的种籽，也因为种籽的杂交特征

明显，所以，我后来的创作题材也总难免宽泛的特

点，从省、市、县、乡、村的官场到最底层的平民百

姓，什么人物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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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宏顺：由小村去文学殿堂

　　二　苦水泡不烂的文学梦

非常不幸的是，父亲在我１２岁时因胃病不治
去世。这是我们家里最需要父亲的时候，因此，母

亲因悲伤过度而疯癫，５岁的二妹命丧母亲刀下，
半岁多的小弟被送给大姨和小姑轮流喂养。好好

的一个家庭真像一个瓷瓶砸在地上，一下子就完全

破碎了。

破碎的家庭也让很多人间冷暖更加猛烈地向

我这个长子袭来，不管有没有能力承受，我什么话

都得听，什么事都得担当，甚至生产队召开人头口

粮私报公议会，我也得作为家长去参加和表态。

父亲去世那年我正要去外地读高小，母亲为了

生计，坚决不让我读书。我夜里偷了点米，准备第二

天跟着同学去上学，被她追到村口抢了回去。我放

不下自己的学业，跪在母亲面前哭求，最后还是伯父

和大舅出面劝说了母亲，我才得以继续上学。

母亲没有错，如果连饭都吃不上，这书又怎么

读？我可以只想读书，可母亲得想一家人的生计。

继父来到家里后，家里有了主劳，母亲的精神

状况也慢慢恢复正常。但粮、钱困难仍是难以缓

解。每周上学６天，最多只能给５斤米，每天吃两
餐，一餐４两米；有时候还只能给４斤米和几个生
红薯。５斤米交给学校食堂，要１角钱伙钱，每周上
自习还要５分钱买煤油。这１毛多钱总是没有来
处，于是，母亲领着我上山去摘野猕猴桃，摘粽子

叶，然后，我们母子俩担着这些东西到几十里外的

乡场上去卖。回家途中已饿得虚汗直流，但母亲只

同意我在大枫树下的水井边买一碗凉粉喝下去充

饥。凉粉本就是水，一阵汗出来就更加饿得受不

了，走到家门口，真是提脚不起！

母亲还要在队里争工分，队里也不让个人随便

找副业，凡是“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掉，而且野猕猴

桃和粽子叶也是有时节的，但每周上学的１毛５分
钱是决不能中断的，所以，最终还得我自己想办法解

决。于是，我开始学习编织工地上担土的筲箕，学做

工地上挖土所需要的锄头棍卖钱；后来，又在上学路

上砍杉树枝担到镇上卖钱，还给供销社担盐赚几毛

脚钱。读高小和初中时，学校离家十几里，读高中

时，学校离家４０多里山路，星期六回家常常是家里
人都要睡觉了，星期天上学去常常是学校要下自习

了。晚饭没有吃的，得饿到第二天早上，上完早自习

才能吃到一顿饭。有一次早上全校集合开会时，我

竟然晕倒了。我读高中时，正逢邓小平上台，“修正

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我们学校教学抓得很紧，和现

在没有区别，考试都要排名。我不知道我读高中时

怎么还能写出５万多字的长篇小说稿。
我１９７４年高中毕业时１７岁，回村后，队里开

始把我当着主劳使用，犁田，打耙，抛粮下种，抬机

子，放筒子……我都劳累其中。但是，因为饿饭，身

体一直矮瘦，面对需要力气的重活，我总感到力不

从心，总在心里忍受着无奈的委曲。

正因为这样，对于农村的苦难，我才比别人看

得更清，体会更深，当我看着家乡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死在放排的洪水里，死在砍树的森林里，死在弄

不清病因的痛苦中，才不像别人那样麻木！我也无

法改变这种现实，但我能在心里牢牢地记住，并交

给我的文学去述说。

后来我被抽去当村小的民办老师。当老师时

又被抽到公社电影队放电影，直到１９７８年我转干
到一个公社当秘书，我才真正吃上饱饭，也有了钱

购买文学书籍和杂志。我想，老子的文学梦现在可

以正式开始了！

正好我们党委一把手唐书记是县文化局派来

的，他很喜欢看书，也喜欢肯读书的人。我常要他

回家时到县图书馆给我借书看，《复活》《忏悔录》

《文心雕龙》《中国历代文选》《西方文论选》等，都

是那时候请他借来看的。

我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写作，过年时别

人都回家了，我不回家；为了不让别人打搅，我把房

门锁上，然后从窗子里跳进去躲在里面写。我满脑

子都是乡亲们的生活和命运。

不过我很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总是

把本职工作做得很出色。正因为如此，县委组织部

不跟我打招呼就把我调进了部里。这又让我有了

意外收获，在部里考察了很多干部，又为我熟悉更

多的基层领导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我已经发表的５０多部中篇小说里，有相当一
部分都是写县、乡、村的基层干部。如《饭事》《食

堂》《有儿为官》《纸篾蓬莱》《退税》《棉花团》《乡

风》等，总感到写起来非常得心应手。写长篇小说

《红魂灵》《贫富天平》《天堂内外》《湘西恩仇记》

时，也基本上写的是底层生活、底层人物的命运，写

起来也都通畅无阻，写作时，就如把自己的生活仓

库照亮一下就行。

　　三　去文学殿堂的路上

上世纪 ８０年代，我只是发些散文，我第一个
１６０００字的小说是由 １９９１年第 ３期《萌芽》发表
的。从那时开始，我开始用更多精力写小说，一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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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中、短篇小说，一边写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写

了就寄出去，长篇小说却一直锁在自己的抽屉里，

有时间又拿出来改一遍，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在

我当镇党委书记时，区长对我在外面发表小说有看

法；在我当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时，县委书记也

拍拍我的肩膀，要我少写点小说，多写点新闻。我

明白，书记对我很客气（因为我们部里的新闻上稿

已超历史），但我也明白，他还希望我们部里上更多

的新闻稿，而我怎么能放得下我的文学呢？这不是

他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这是我的志向和岗位不对

接！于是，我顶住各种好心的劝阻，请求调往市文

联工作。我想，我适应那里，到了那里我越是用劲

搞创作就应该算是越敬业。

１９９６年怀化市文联正要人办刊物，我一要求就
进了市文联。在文联工作，我除了编好刊物外，有

了更多的精力读书和创作。于是，我开始尽量多读

书，多创作，也就不停地发小说，最多的一年发过８
个中篇。同时《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

《作家文摘报》《作品与争鸣》《小说选刊》《北京文

学·中篇小说月报》和各种选本等，相继选载了我

的中篇小说，并获得过“萌芽文学奖”“北京文学·

首届中篇小说月报奖”“毛泽东文学奖”“大红鹰文

学奖”等。记得当时还没有电脑，写中篇小说《有儿

为官》时，我是用的手写稿。只用几天时间一口气

写完，看了两遍，改了几个错别字，也不重新誊写，

就将原稿寄给《中国作家》的杨志广老师，不久就发

了出来，还获了个“大红鹰文学奖”。那真是如鱼得

水的好状态！至今我常常想，人啊，不要羡慕“好单

位”，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单位！

中篇小说写到一定数量时，我开始把主要精力

集中到长篇小说创作上。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４年，我趁
去毛泽东文学院和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的机会，

将前几年写完的《红魂灵》《贫富天平》《天堂内外》

的初稿进行了系统的修改，３部长篇近几年相继被
湖南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十月出版社出

版。《红魂灵》获湖南省第九届精神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贫富天平》和《天堂内外》出版后也受到

文学界好评。目前正在修改我的写湘西题材的长

篇小说《湘西恩仇记》（暂名），作家出版社正等着

定稿。

有时候想想，自己９岁才入学，如今也发表了
近４００多万字的文学作品，真是感慨万千！其中有
苦，但更多的是乐！我常想，如果我不选择文学，不

写小说，我的这些情感积累用什么方法才能表达？

除了和人聊天能说说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而聊

天能听到的人实在太少，还是文学创作好！

爱上文学事业，苦难才恰恰是照亮我梦想的不

枯的灯油！

临文起敬！这是我的创作姿态。我努力不把

自己变成一个文字匠人。每有新作构思，我都要想

想，这东西于世人何用？文学作品亦如世之万物，

于世有补，多多益善，于世无补，只字多余！

一切艺术都是为了解决情感问题，文学亦不例

外。情感是我的创作动力，情感也使我有了自己的

创作基调，调动别人的情感是我的创作落脚点。

我也想写点轻松的东西，但我的作品就像宗教

世界里那样，总想为别人解脱苦难、普渡众生，在自

己的创作中往往更多地表达着对底层苦难的切肤

之痛！这一是因为人类社会免不了苦痛，二是我自

己经历过苦难。我知道文学和上帝一样，不是万能

的，但我不能没有这种对美好的最衷情的期盼！

一个作家就像孙悟空，而故乡就像如来佛的手

掌，你想不写故乡那是提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

球。但作家的思想和情感必须超出故乡，成为人类

的共同需要。我的笔下全是湘西，全是我的故乡山

水和人物，不过已不是吊脚楼为符号的大湘西，而

是以大山般坚硬和长河般柔韧的湘西人心灵为元

素的大湘西！从这一点上说，我在努力走通故乡小

村和远处文学殿堂的大道。长篇小说《湘西纵队》

的触角伸到了辛亥革命，重点是写在大湘西由近代

战乱动荡到新中国建立长达数十年中，湘西群雄的

恩仇争斗和成败得失；《红魂灵》主要是写改革开放

初期两代人在文化观念的差异而引起的生活矛盾

和激烈冲突；《贫富天平》主要写改革开放以来，在

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的官场腐败、贫富悬殊的

社会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善恶较量；而《天堂内

外》则着笔于社会的无序状态给弱势群体带来的灾

难和底层不屈的抗争。４部长篇全部出来后，就构
成了近百年大湘西的人生画卷。不管这幅画卷受

到怎样的评说，我都可以告慰故乡：我对乡亲是忠

诚的！

我的文学创作开始较早，但出道较晚，精力最

旺盛的年月，又被基层行政工作占去不少时间。这

也不能说不好，“速成疾亡，晚就善终”亦是好事，我

要特别记住沈从文先生的名言：“要有耐心！”我要

牢记童年的文学梦，从故乡的小村出发，朝着远处

的文学殿堂一步一步前行，像夸父一样，永远在追

日的路上，不管遇到什么苦难，我都将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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